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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紅樓夢》中「恥情而覺」的尤三姐及其身體意識 
 
 
林偉淑 
 
一、前言 
早有人提出：「讀《紅樓夢》，言人不可專注十二金釵，言地不可專注
大觀園，否則便是坐井觀天。」1今人研究《紅樓夢》早已從各種角度多元地討
論，對於《紅樓夢》人物的討論更是豐富，太愚的《紅樓夢人物論》2、郭玉雯
的《紅樓夢人物研究》3，是從人物的身世背景、性格特色，或討論人物之間的
關係，以及闡述他們的命運結局。歐麗娟的《《紅樓夢》人物立體論》4則是在
蒲安迪提出的二元補襯觀念上，5更進一步體現曹雪芹「有/無」「真／假」、
「夢／現實」並非二元對立的概念，反而在人物的性格與生命體驗之中，6融入
了此二元概念。然而，大多數的作品並未就讀尤三姐的形象及行事風格細論，
特別是她在身體自主意識的表現上。 
尤三姐在《紅樓夢》中只出場三回(第 64-66 回)，卻是性格獨特、形象
鮮明的女子。她並非賈府中貴族女子，也非依傍主子生活的丫頭或倡優伶人，
她不過是尤夫人無血緣關係的妹妹，是她繼母的女兒，她和尤三姐隨著繼母來
                                                        
1 野鶴，《讀紅樓夢劄記》卷3(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10月)，頁286。 
2 太愚，《紅樓夢人物論》，收入王國維等，《紅樓夢藝術論》(台北：里仁書局，1994
年12月)。 
3 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 
4 歐麗娟，《《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 
5 (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頁160。 
6 歐麗娟，《《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頁231-232，文
中說明：「它們各自是一種價值內涵的不同實踐，是生命體驗的不同層次，是性情發
展的兩個極端，因此必須在正反相合、綜觀全局的視野下，才能掌握其消長變化之間
所蘊含的一體性。」而其中一個明顯的人物的例子，是由此可知薛寶釵她的處事態度，
在冷靜中保有童稚之心：「何以穩重和平的寶釵處處冷靜入理、言行中節，卻無礙於
她忘情撲蝶的童心未泯，以及在俗世熱鬧中對虛無幻滅之情味的高度領悟與真切喜
愛。」如此看來，也可以理解尤三姐她既情欲又專情的衝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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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寧國府。這樣的姻親關係，和賈家不近不遠，卻恰恰可以使賈珍、賈璉躲開
旁人，想方設法地接近她們兩姐妹。 
尤三姐在情節進展中，性格及形象曾有大幅度的轉換，初出場時：「是她
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她」的浪蕩表現；旋即為了等待柳湘蓮，轉為成為一
名節烈女子，從此「改過守分」。其實，她早已等待了五年，此時一心為柳湘
蓮守節度日，終盼得柳湘蓮歸來；最終因柳湘蓮聽聞她的壞名聲，對她有所遲
疑，要求退還訂情信物鴛鴦劍時，她卻因「恥情而覺」，在湘蓮面前以雌劍自
刎，香魂沓沓，但也解決了柳湘蓮欲悔婚的困境。她看似為情而亡，以此捍衛
自己的情感與尊嚴，實則背後有著更大的文化禮教的壓力。不論哪個階段，尤
三姐都是有意識地操控自己的身體，最後也以肉身之死，宣誓自己存在的尊嚴
以及堅定的情感。 
二、是她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她—紅樓女子形象的顛覆 
尤三姐的美貌不遜於大觀園裡的女子，且說賈寶玉向柳湘蓮提到尤三姐
時說：「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
蓮問寶玉，何以知她是絕色？寶玉答道：「她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個小
姨。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她又姓尤。」
(第 66 回)賈寶玉身旁，大觀園裡的女子，黛玉、寶釵、寶琴、湘雲、香菱、
晴雯、乃至伶人中貌似黛玉的齡官，個個都是絕色佳人，因此，從寶玉口中說
出尤三姐是「尤物」，可見其相貌亦是出眾。 
但她的形象卻大大顛覆了《紅樓夢》一書女子形象，她的出場即帶著極
欲望的形象，然而在欲望中，她卻有著她自己一貫的淡漠與堅持： 
卻說賈璉素日既聞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
與二姐三姐相識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
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
也十分有意。7  
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小丫頭們看不過，也都躲了出
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8 
「欲望」與「淡漠」是衝突的人物形象，卻同時存在尤三姐身上。或如蒲安迪 
                                                        
7《紅樓夢校注》，第64回，頁1009。 
8《紅樓夢校注》，第65回，頁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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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補襯的概念，欲望與淡漠並不是二元對立的概念，而是生命體驗中的不同
層次，是尤三姐對待自身情感展的兩極，她的淡漠正是因為心中已有情愛對象，
而欲望，不過是對於賈家兄弟的嘲諷。 
關於尤三姐與賈珍的相處，在這兩段的敘述裡有很大的差異，尤三姐十
分明白賈珍、賈璉敗德的風月情事，當尤二姐也在場時，尤三姐反而淡漠冷眼；
若只有賈珍和她在場時，她則盡情取樂，百般輕薄也不在意。看似衝突的性格
及態度，不過說明著尤三姐的任性自專，對於她自己的情感和身體，她都是自
主的操控著。 
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
陪小叔子一杯。」賈珍笑道：「老二，到底是你，哥哥必要吃乾這鍾」
說完，一揚脖。 
她很清楚男人將她們姐妹當作粉頭，視為娼妓。那麼，尤三姐的反應是什麼呢？
她如何回應這風月老手賈璉和賈珍？ 
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麵，
你吃我看見。見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
心，打量我不們不知道你府上的。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倆拿
著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也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
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二姐拐了來做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
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
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再和那潑
婦拼了這命，也不算是尤三奶奶！喝酒怕什麼，咱們就喝！」說著，自
己綽起壼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摟過賈璉的脖子就灌，說：
「我和你哥哥已經吃過了，咱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都醒了。9 
尤三姐的表現，從身體語言來看，她「站在炕上」，這是一種自我的宣示，並
直指賈璉拐了尤二姐。她威嚇他們，也大膽地摟著賈璉脖子灌酒並親親(注意！
這裡是摟著賈璉，而不是摟著想沾惹她的賈珍，這味著尤三姐決定自己的欲望，
不被男人左右。)她大膽的言行，在《紅樓夢》中很是突兀，像是錯走入大觀
園裡的風塵女子，也有著水滸娘子的霸氣！她主動斟酒乾杯，碰觸賈璉，她是
自己的主人。 
                                                        
9《紅樓夢校注》，第65回，頁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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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摟過賈璉脖子灌酒，不獨賈璉唬醒，賈珍無地自容，這兩個在風月
場中玩耍慣了的男性，只能驚歎不已，同時也表明著：「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
這等無恥老辣」。在男性的眼中，尤三姐是「無恥」且「老辣」：言其「無
恥」，是道其言行大膽，說其「老辣」，則推敲及暗示她向來的行事風格必然
如此。至此，賈珍坐立難安，尤三姐卻不放他走，還更進一步說道：「將姐姐
請來，要樂咱們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咱們是姐
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惹得尤二姐不好意思，賈珍則是得空就想溜走，
尤三姐那裡肯放他走。「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為人，與賈璉反不
好輕薄起來。」10「不承望她是這種人」？那麼賈珍所承望的尤三姐是怎樣的
女人呢？欲拒還迎？溫柔嬌羞？尤三姐的主動在此翻轉了男強女弱的傳統處境，
即使是將自己的名聲推到絕境，尤三姐，在所不惜。 
有趣的是，尤二姐雖感到尷尬，卻無法控制或預期妹妹的行為，而原本
賈璉、賈珍想占尤三姐便宜，至此，竟騎虎難下，反而不敢輕薄尤三姐，顛覆
了在男女相處上，男性主導控制全局，女性頂多只能拒絕的處境。這裡並沒有
明說尤三姐和賈珍是否有更進一步的歡愛行為，但無論有或無，全由尤三姐作
主，賈家裡最淫欲的二個男人，全都得被動配合。尤三姐不僅擁有自己的身體
的支配權，也間接掌控了這兩人的行為與欲求。尤三姐更大膽展現自己的身體： 
這尤三姐鬆鬆挽著頭髮，大紅襖子半掩半開，露著蔥綠抹胸，一痕雪脯。
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翹或並，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卻似打秋千
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霚，檀口點丹砂。本是一雙秋水眼，
再吃了酒，又添了澀淫浪，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
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試了一試，他弟兄兩個道全然無一點別識
別見，連口中一句響話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闊論，任
意揮霍灑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
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出去了，自己關
門睡去了。11 
此處否定了傳統中男性權力與性欲的連結，反而是一個沒有權力、沒有經濟自
主能力，只有無比美豔肉身的尤三姐，她不只主宰男人的欲望，也主宰男女相
處上的主動性。在這一段敘述的前半段，極似《金瓶梅》裡的潘金蓮，作者以
                                                        
10《紅樓夢校注》，第65回，頁1027。 
11《紅樓夢校注》，第65回，頁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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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痕雪脯」、「一對金蓮或翹或並，沒半刻斯文」—女性胴體中吸引人且有
著白嫩肌膚的胸部、金蓮小腳來刻畫尤三姐，更以「淫態風情」將尤三姐的尤
物形象推至高點。 
然而，一反女性以媚態風情吸引男性親近的目的，尤三姐，是反高潮地
將風情萬種的媚態作為取樂的手段---她不僅高談闊論，在自己酒足盡興了之
後，還把這一對堂兄弟攆出去。在此，作者竟是前衛地為女性主體發言：「竟
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這裡的嫖，不是肉體的宣洩，而且指尤
三姐，有意識地掌控著性欲及身體意識上的主動權，作者當然不是要標舉女性
意識，而是反諷地批判了尤三姐的主動，也批判她對於自己身體的自覺意識。 
三、文化的凝視—放浪形骸的尤三姐 
女人內在的審視者是男人：被審視的是女性。她把自己轉變為對象—尤其是
視覺的對象：一種景觀~~約翰‧柏格
12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女子的言行受到極大的規範，女性應有三從(從父、
從夫、從子)四德(婦德、婦容、婦言、婦功)，《禮記‧禮運》：「何謂人義？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
仁義。」13 《禮記‧內則》則規定：「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14所謂「婦
聽」、「女不言外」，指的是女性柔順、不張揚自己的想法，也不外顯自己的
性格，首先具備了柔順的婦聽，才能進而有婦德。這也是男性對於女性倫理綱
常的要求，因而形成了文化的凝視，被審視的是女性，同時，女性也審視著其
他女性，形成一種文化的氛圍。 
在中國傳統思維底下，魏晉士人反抗禮法狂放不羈，他們談玄說理，飲
酒論道，越名教而任自然，展現精神的自由，他們被稱為名士。不論是縱酒狂
佯的劉伶，大言著「禮豈為我設邪」15的阮籍，都被稱是名士風流。然而，越
禮任自然的若為女子，多半是才色兼具的青樓名妓，但無論如何她們都不會被
視為良家婦女或大家閨秀。尤三姐縱情縱欲，她在男性主導的文化思維底下，
是無法瀟灑如名士，而是將背負既淫且亂之名。且看尤三姐對待賈氏兄弟的態
度： 
                                                        
12 約翰‧柏格，《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2月初版一刷，2014年3月
二版十六刷)，頁58。 
13 許嘉璐、梅季坤，《禮記注譯》(臺北﹕建安出版社)，2002年，頁226-227。 
14 許嘉璐、梅季坤，《禮記注譯》(臺北﹕建安出版社)，2002年，頁226-227。 
15 阮籍，〈大人先生傳〉，《新譯阮籍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 2001），頁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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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後，或略有丫鬟婆子不到之處，(尤三姐)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
個潑聲厲言痛駡，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
亦也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兒自己高了興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了會。
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使著自己風
流標緻，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
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為樂。16 
文中描述尤三姐厲言痛駡時，已無婦德，又打扮標緻出色，作出淫情浪態，以
迷離顛倒這幾個好色男子為樂。尤三姐認為她不過是「取樂作踐他們罷了」，
非常接近現代的觀點---尤三姐是自覺地使用女性魅力，有意識地彰顯身為尤
物的特點與權利—吸引男性，並臣服於她，但在文中，作者在用「淫」、「浪」
來描尤三姐的放浪形骸，幾乎是稱說尤三姐是近乎於娼。 
尤三姐的行為不獨賈氏兄弟瞠目結舌，連自己的母親及尤二姐也看不過
去，前來相勸：尤三姐卻道： 
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汙了去，也算無能。
而且他家有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著他不知，咱們方安。倘或一日
他知道了，豈有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我
不拿他們取樂作踐准折，到時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 
尤三姐明白，賈珍兄弟接近她們姐妹，特別是賈璉與尤二姐已私訂終身，尤三
姐洗刷不了與他們褻近的惡名，因為賈璉、賈珍都是出了名的好色淫徒。她們
倆如此「金玉般」的人名聲從此玷污，與其將來王熙鳳得後，鬧得滿城皆知，
不如趁現在予取予求。從此穿金戴銀，錦衣玉食： 
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
吃的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
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駡一句，究竟賈珍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
多昧心錢。17 
尤二姐明白，尤三姐是不願意作賈珍的妾，只有擇一婆家將她嫁出，家裡才會
安寧。但事實上，尤三姐心裡是要一段好的姻緣，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女子終
究難啟口向父母兄長要求婚配，只能等待別人的決定或詢問。終於，賈璉肯出
                                                        
16《紅樓夢校注》，第65回，頁1028。 
17《紅樓夢校注》，第65回，頁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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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幫忙了，尤三姐心裡也是籌劃過的，才會在二姐、賈璉尚未開口，便知他們
的用意，她叨叨絮絮地道出心事： 
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與
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過三巡，不用姐姐開口，便先滴淚泣
道：「姐姐今兒請我，自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
用絮絮叨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
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才是正理。但終身大
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
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
安的，我心裡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18 
尤三姐直言，必須是她自己看上，心裡可意的人，否則即使有石崇之富，曹子
建之才，或潘安的美貌，都是枉然。這大概是《紅樓夢》中極少數的女性，能
大聲說出：我心已有所屬！我喜歡某個男人！在要求女子緘默、無才為德的社
會裡，這是違背禮教要求，更何況這是在世家皇族的賈府中。尤三姐的悲劇至
此也逐漸形成，因為她對情感的自覺，是超越時代，跨越禮教的。 
賈璉問道，此人是誰？尤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賈璉以為尤三姐所思所
想是寶玉，尤三姐卻啐道：「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尤
三姐又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19原來，早在五
年，尤三姐在某個場合裡見過柳湘蓮，由文中來看，柳湘蓮並不認識尤三姐，
對她並無印象，由此可知，必然是尤三姐片面的一見鐘情，上了心，從此再難
忘記，尤二姐是明白尤三姐的個性的： 
尤二姐(對賈璉)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才來，也難為他
眼力。自己說了，一年不來，他等一年；一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
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20 
尤三姐斬絕地表示了她對柳湘蓮情感的強度及深度，尤三姐決心要等待他：
「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她。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來
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21說著，將一根玉簪，擊
                                                        
18《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29。 
19《紅樓夢校注》，第65回，頁1029-1030。 
20《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36。 
21《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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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兩段以為誓，若一句不真，則如此簪，從此非禮不動，非禮不言，從此改過
自新，不獨尤三姐改遷過向善，尤二姐也謹慎操持家事，每日關門關戶，外事
不問。尤三姐「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眾人，只念柳湘
蓮早早回來了終身大事。」22這裡又回到了對於世家大族禮教的服膺及順從，
然而這些的作為並沒能為尤三姐帶來真正的幸福，因為尤三姐一直是自覺地支
配自己的情感與身體，特別是身體的部份。然而人們並不會在她改過了之後，
更改對她的印象及評語，這個文化，允許浪子回頭，卻沒給浪女回頭的路，尤
三姐自主的情感，不被允許。 
 四、尤三姐「恥情而覺」—所覺為何？  
柳湘蓮回來後，賈璉說要與他訂一門好親事，柳湘蓮接受，但他並不記
得尤三姐。賈璉「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23，何以不言？是不敢言，也是不
能言！若賈璉說出是尤三姐自己選擇了柳湘蓮，他必然會瞧不起尤三姐，更不
會接受這門親事。況且，柳湘蓮對於親事的條件只是：「我本有願，定要一個
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我無不從命。」24於是留了
傳家之寶鴛鴦劍作為定情物。雖然，就柳湘蓮而言，他對婚配的要求，雖只是
個絕色女子，然而柳湘蓮仍然如同所有男性，要求妻子必須有婦德，而婦德的
前提，必然是不能有豔名／惡名在外，這是男子／丈夫所不能容的。 
果然，事與願違。寶玉無心之言，卻使柳湘蓮存心要索回定情鴛鴦劍。
原來，當柳湘蓮告訴寶玉關於路上發生的事，又說起親事一節，寶玉笑著恭賀
湘蓮：「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
但湘蓮不解，這麼個絕色女子，賈璉怎會想到他，「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
也關切不至此……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
這劍作定。」女家反而趕著男家不成---這便是悲劇成之因，尤三姐主動的情
感是不被允許的，浪人柳湘蓮行事大膽，但在男女情事上，仍十分傳統。寶玉
讚許尤三姐的的美貌，是個尤物，且在東府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湘蓮聽了，跌
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
                                                        
22《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39。 
23《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38。 
24《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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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我不做這剩忘八。」25雖然湘蓮自知失言，他仍追問：
「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26這裡的品行，指的就是婦德。 
至此，我們也終於瞭悟，在文化的凝視底下，男性擇偶的條件，婦德是
勝於一切，但這婦德是男性的標準，是符合禮教的規範，那麼婦德究竟是什麼？
是東漢班昭《女誡》所言：「夫不賢，則無以禦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
「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其中，「行己有
恥」，當是一種對於女子，從外力(社會期待)到內在(女子自我期許)的文化要
求。 
回到寶玉與柳湘蓮的對話，柳湘蓮期盼從寶玉口中說出的，是尤三姐的
賢德美名，但寶玉卻是笑著說：「你既深知，又來問我作什麼？連我也未必乾
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27但此時，湘蓮
已決定取回定情物。 
柳湘蓮以母親已為他訂了一門親事為由，來到賈璉與尤二姐新房，欲取
回鴛鴦劍。尤三姐好不容易盼到柳湘蓮的到來，卻聽聞他悔婚，便知道必是他
在賈府內聽到有關於她的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
尤三姐深知賈璉面對柳湘蓮的退親，是無法可處，自己只會落得更沒趣，於是
尤三姐決意以身殉死，來全自己的情感。尤三姐取出劍，「將一股雌鋒隱在肘
後，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
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尤三姐魂歸地府，而此時柳湘蓮方泣
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可敬!可敬。」湘蓮扶屍大哭。等買了棺木，
眼見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而後昏昏默默，回想此事，方思及：
「原來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28柳湘蓮懊悔的是，至此
他才見識到尤三姐的「剛烈」以及「標緻」，剛烈的是尤三姐對他的用情，而
標緻則是湘蓮自始至終都欲望的「絕色女子」。在尤三姐短暫出現的情節中，
她都是有意識地支配自己的身體，不論是全自己的情或全自己的欲，皆然。 
忽聽環佩叮當，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
向湘蓮泣道：「妾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
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
                                                        
25《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40。 
26《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41。 
27《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41。 
28《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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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著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來
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惑，今
既恥情而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而去了。29 
恥情而覺的尤三姐，她的香魂奉警幻仙子之命，前往太虛幻境。雖然已陰陽兩
相隔，但尤三姐還是忍不住前來一會，方能就此一別。然而，尤三姐所恥為何？
所覺之情又為何？是恥於自己為情所惑而主動積極，失了女性的身份尊嚴？還
是恥於自己為情所困，終至成為情鬼，而君卻以冷面待自己的痴心妄想？又再
一次印證了「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這
太虛幻境前的一副副對聯所指，有道是「孽海情天」，尤三姐不過是其中一位
痴女子罷了。尤三姐短暫的愛欲一生，其實仍回應《紅樓夢》的主題，大旨談
情，不過尤三姐的情之中是有欲的，是自覺地想掌控自己的身體與欲望，但這
非禮法能容，因此她的欲，也只能是短暫出現又消失。 
五、結語—尤三姐的欲愛與身體自覺 
在《紅樓夢》中僅出現三回，連太虛幻境裡的又副冊，都不知是否有載
錄的尤三姐，她的一生，仍回應《紅樓夢》在第一回一僧一道所點出：「樂極
生悲，人非物換，到頭一夢，夢境歸空」的主題，尤三姐的愛欲，如夢一場，
已成空。不同的是，其他的紅樓男女，是以「大旨談情」裡的「情」，作為應
證存在的生命際遇。尤三姐則以肉身證道，以身體的自覺來詮釋她自己的愛欲
一生。而她的一生，更是第一回空空道人所言：「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
入色，自色悟空」的寫照及驗證。 
這裡恰恰又呼應了賈母對於才子佳人小說中「佳人」的批判：「開口都
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
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
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
那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第
54 回)這裡雖是對才子佳人小說或戲文的批判，對於大家閨秀的說法中，父母
媒妁之言是最重要的，同時也說明，真正的世家大族有一定的禮法，身旁的丫
頭嬤嬤必不在少數，更不可能讓小姐這樣看到男人就私訂終身，尤三姐卻是在
五年前見到柳湘蓮便私訂了自己的終身，正是賈母所批判的非真正的佳人，這
是文化凝視下對女性的批判。 
                                                        
29《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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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尤三姐正是「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
想起終身大事來，」而且，是記掛且等待了柳湘蓮五年。她的情愛是主動的，
所謂主動，是她不放棄可以為自己作選擇的機會，最後，當她眼見柳湘蓮不可
能成為她的夫婿，她仍主動求去，而此去，是死亡，是永訣，這就是尤三姐的
愛欲，她對身體更是自覺地支配及掌控。 
文中，她的身體從來不是男人或父權社會可以決定的，作者因此給了她
極重的批評：是她嫖了男人，而不是男人淫了她，這也是尤三姐顛覆《紅樓夢》
對於女性書寫之處，其他的大觀女兒們，多是活在理想世界，人間的別處，樂
園或淨土，唯有尤三姐，是真實且擁有自我地活著，雖然，這必是悲劇，但是
尤三姐的痴迷與醒覺，即是《紅樓夢》所演繹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
有還無。」紅樓一夢，何以警幻仙姑要由她來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 30因為
尤三姐不論是入夢或在現實中，她都能擁有情感及身體意識，是孽海情天中，
最具自我意識，又終能醒覺的女子。 
                                                        
30《紅樓夢校注》，第66回，頁1042：「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
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 
